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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地采风

我在向一块木头靠近，比榉木、胡桃木、大红酸枝的

生长年轮更短，比一条完整的生产线稍长

是否对木纹和榫卯结构过于敏感，我无从追究

一条传输带，把我送入那段“无中生有”的过往

谈及木匠之乡，及其奋斗史，就不得不提鲁班

不得不提客家人性格中与生俱来的勤俭、坚韧

我在向一段传奇靠近，无非是十万南康木匠

几十年前，越过梅关古道，涌入珠江之滨

蓉水潺潺，作为母亲河，却在等，等一回春风的消逝

等一个流水的漩涡，等那一群不再年少的人

家具厂沿康唐公路一字排开，低于风，高于生活

木头与南康家具史正式对话

我在向一条铁轨靠近，铺好的轨道

穿山越岭，从一个清晨抵达另一个清晨

带着一块块木头上路，在山谷里听风

在江河上飞驰，同几个世纪前的驼铃、车马相遇

一群鸟，会捎来俄罗斯或者波兰的消息

站台上响起的，除了汽笛，还有苏区振兴的声音

我在向一场科技靠近，允许时间打一会儿盹

允许“自动选材、加工、喷漆”智能生产线

取代传统手工生产线，使一块原木涅槃

允许搭棚子、拎锤子、抓刨子的原始作坊

在时代洪流的阵痛中蜕变

如果不够，就用这最后一行，再次向传统告别

木头记
□ 伍 岳

品读江西

家园
厚土

“南畿名邑数婺源”，是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对

婺源的盛赞。作为婺源人，数十年来，因为摄影、因

为文字等爱好，我有幸接待了太多太多的外埠朋

友，听惯了客人们对婺源的赞美。众口一致赞誉

下，每个人心仪的婺源，也有着不一样的风景。有

的说，从勾檐斗角、鳞次栉比的明清古宅里，触摸到

了历史的斑驳。有的说，从烟雨廊桥与一叶扁舟的

灵动倒影中，读出了水墨江南的淡雅。有的说，从

层峦染遍、漫山尽带黄金甲的油菜花海中，感受到

了大地涌动的春潮。也有的说，从遮天蔽日的千年

香樟树下，还有那村巷深处传来的温言软语里，唤

醒了鼻尖有些酸楚、喉头却很是热辣的乡愁。

被誉为“梦里老家”的婺源乡村，散布着大夫

第、司马第、尚书第、天官上卿、诸姓宗祠等明清古

建筑 4100 余幢，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7 个和中国

传统村落 28 个。依山者傍山而建、临水者沿水而

居，“相其阴阳向北，察其山水形势”，远近疏密，错

落有致，巧妙结合。此即朱熹“同天人”“合内外”

“天人合一”生态文化理念的具体体现。

江苏徐悲鸿研究会研究员、南京九龙艺术馆

馆 长 、著 名 画 家 王 正 禄 先 生 说 ，巧 借 山 水 布 局 村

落，“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体现在传统绘画艺术

上就是“山伴水而活”“水绕山而壮”“乡村蕴山水

而隽永”的风水之说，这并不是迷信，其实质是在

漫长的农耕岁月，先民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对人

居环境的选择、完善与改造。出于对这方水土的

挚爱，古稀之年的王正禄先生，每年都要带师生来

婺源写生，找寻创作灵感，并曾专程来婺源举办画

展。

与国际新闻摄影“荷赛”齐名的“奥赛”，是当今

艺术摄影的最高赛事。其常设国际评委、著名摄影

家、奥地利的马库斯先生曾多次携摄友来婺源采

风。马库斯说，他认识和了解中国艺术摄影，缘于

“亚洲摄影之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由于种种原

因，当年郎先生镜头中的山水乡村、田园风光，今朝

大多失去了往日模样。令他兴奋的是，在婺源乡

村，这种“郎氏”艺术摄影所追求的虚静空灵的画意

犹存，风韵依然。

作家王晓莉仅来过两次婺源，就深深地恋上这

最美乡村。走进婺源，撩拨山涧清溪，足使尘烟涤

尽，轻吻油菜花瓣，已是暗香盈裳。遗憾于此前的

走马观花，这位才思敏捷、笔端细腻的女作家，期待

能有更多的时间来此小憩，借这里的清风明月，静

守清欢，独赏墨香。

不少著作等身的朋友，每每抵婺，行李箱中除

了几件换洗衣物、一台笔记本电脑，满塞的都是书

籍。他（她）坦言，选择月亮湾江畔的婺源崇本斋，

实在为的是读书。这些朋友来婺源，不找城里的酒

店宾馆，只是想找个安静的读书处。抛开案牍繁

杂，忘却城市喧嚣，或择一处幽谷底，或一湾溪流

畔，或一丛竹林下，或一间草堂中，柴门半掩，清风

习习。择心仪之册，心无旁骛地捧读。从一抹晨光

出，到漫天晚霞起。或是静听晨雨稀，到闲步江风

轻。乏了渴了，溪埠汲水，焚香煮茶。饥了饿了，三

两笔友，唱和小酌。不觉间，酒后茶、茶后歌、歌后

泼墨，情逾酣处，一缕墨香伴清茶。

明人汪伟赋诗虹井，咏叹朱子义理之学。其诗

云：“韦斋当日浚源深，一日虹光出井阴，道学上传

洙泗远，余波千载淑人心。”书乡婺源，是朱子故里，

圣贤辈出，文风鼎盛。历代仕宦、乡贤留下的传世

著作 3100 余种，被收入《四库全书》的 172 种 1290 余

卷。朱熹一生留下著作多达 70 余部 460 余卷，收录

于《四库全书》的就有 40 余部。其崇尚修身养性、

实践躬行、严谨治学、阐扬义理的为学遗风，深深地

影响了其后数百年的读书人。时下在婺源，几乎每

个村落都散落着规模不一的民宿，虽然风格有所不

同，但大多兼具浓郁的文人气息，成为读书研学、修

身养性之佳所。

也有许多朋友是因茶结缘，而喜爱上婺源的。

云南临沧的邵云琴女士就是如此。临沧是著名茶

区，本不缺好茶，邵女士甚至还拥有一家规模不小

的茶园。但每年的新茶季节，也正是油菜花海旺

季，她总是会带着闺蜜茶友，长途奔波来到婺源。

上云岭，入幽谷，进茶园，操茶事，亲手采摘，亲自杀

青。晚上，闺蜜茶友们一边点评着投影幕上各自拍

摄的花海美景大片，一边品鉴着杯中新叶的沁著茶

香，实足的惬意悠然。婺源绿茶唐载《茶经》，宋称

绝品，明清入贡。茶道、茶礼、茶俗蔚然成风。所谓

“茶引文人思”。在这些茶友看来，茶是可以寄托感

情、领悟人生的，在“冲、泡、饮”的轮番技巧表演后，

谦逊中亦不乏得意的交流，将看似寻常的简单茶

事，赋予了文化的深厚意蕴，展现着艺术的返虚入

浑，在“敬、和、俭、静”的茶礼中，以茶会友，以茶明

志，以茶自省，以茶悟道。

“ 在 婺 源 全 域 这 个 巨 无 霸 的 天 然 影 视 棚 拍

戏 ，感 觉 太 过 瘾 了 ！”以 影 视 摄 影 师 出 道 ，曾 执 导

《跨过鸭绿江》《冲出亚马逊》《八路军》等影视作

品的董亚春导演如是说。行摄婺邑乡村，村落枕

山傍水，屋舍夹溪而筑，小桥流水相接，粉墙黛瓦

错 落 。 茂 林 修 竹 间 ，野 鸟 欢 唱 ，百 花 斗 艳 。 重 峦

叠 嶂 处 ，青 山 滴 翠 ，古 木 参 天 。 任 你 是 名 冠 全 球

的摄界大师，也不得不为这水墨丹青般的画卷所

折服。

与董亚春一样，张国立、冯小刚、周润发等影

视界名人，皆对此地情有独钟。早在 2003 年应邀

出席婺源在北京的一场推介活动时，张国立表示：

“很希望能去婺源拍戏。历经千百年沧桑，婺源依

然 能 保 持 着 如 此 优 美 的 生 态 环 境 ，着 实 不 容 易 。

就冲这一点，我和好朋友冯小刚甘愿担当婺源的

免费宣传员！”表态的是张国立，先行的却是冯小

刚。2006 年 11 月冯小刚来到婺源拍摄电影《集结

号》外景。不甘落后的张国立，则分别于 2012 年和

2021 年，先后率剧组《原乡》《朝云暮雨》，携陈宝

国、奚美娟、冯恩鹤、马少骅、范伟、周冬雨等演员，

深入婺源数十个村落拍戏。而痴迷于摄影的周润

发，几乎每年的油菜花季、枫红旺季都要来婺源拍

摄创作。

从电影《闪闪的红星》撩开婺源神秘的面纱，到

《聊斋》《捕蛇少年》《暖》《青花》《大厨小兵》《星火》

《集结号》《大瓷商》《穿越火线》《孤军英雄》《原乡》

《朝云暮雨》等，至今，先后有 500 多部影视剧来婺

源取景拍摄。火爆的“影视效应”，成为“菜花经济”

“枫叶经济”之外，“最美乡村”又一亮点。

一位从普通记者做起、从业数十年、若干次到

访婺源的媒体朋友，曾笑称婺源已没有他不曾涉足

之地，言下之意，其对此地已无太多兴趣。在笔者

的引导下，这位酷爱收藏的朋友走进一家私人民俗

博物馆。从起初的不为所动，到不自觉地沉浸其

中，到后来的如饥似渴，最终，饭点被一而再地延

后。徽商故里、儒商辈出的婺源，文化底蕴深厚，民

间素有崇美尚文、什袭珍藏的生活情趣。以此为源

的婺源民俗文化，也就成了诸多地域文化中一朵亮

丽的奇葩。鉴古收藏、泽被今世，如今的婺源不仅

私家收藏成风，拥有好几家私人馆，还拥有一个各

类国宝级和一、二、三级文物达万余件，近千件国家

三级以上文物和四五十件国家一级文物的国家重

点博物馆。

原先，总以为对婺源的美好认知，必然要与个

人自身的文化、素养乃至见识有关。在接待一队前

来研学的孩子，读到孩子们写的研学笔记，还有与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微信聊天中，我才发现，婺

源，在孩子们稚嫩的心灵中也装满了美好记忆。在

研学的短短时日里，这些在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市丛

林中长大的孩子，终于深刻体味到了平日里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时常挂在嘴边絮叨的老家，原来是

如此美好的模样。

这里的节奏远没有城市那么紧张，呼吸的空气

是清新的，天边飘过的云朵是慵懒的，就连缓缓的

水流都是闲逸的。要说忙碌的也有，这不是孩子们

来了么，厨灶边的阿婆阿嫂、系着围裙的大姑娘小

媳妇，或炒或炸，或煎或焖，或炖或蒸，或煮或烤，忙

得不亦乐乎。懂事的孩子纷纷在微信聊天中，用画

面和文字将美景美食慰藉老人们那醇厚而绵长的

乡愁。

在通往县城的公路还没有改道

以前，大桥是这个小镇的交通要道。

一条河擦着小镇的身边流过，或

许应该这么说，是先因为这条河，然

后，小镇沿着河东岸挤挤挨挨地盖起

了一座座房子，然后连成了片，然后

形成了它的格局。这座桥联通了两

岸：桥的东头，是民居、店铺和那个最

繁华的十字路口；那一头，是学校、田

野，和远处连绵的山丘。

大 桥 在 建 筑 风 格 上 无 甚 出 奇 。

一看就知道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产物。那是个追求实用大于美学的

年代，大桥倒因此显示出本能的力量

之美来。桥墩是本地特有的花岗石

砌成的，宽厚的柱身，忍辱负重地承

托起桥身的重量。两头呈菱形，可以

划破河水让它们轻松地流过。桥墩

早已不是花岗石原本的麻麻花花的

颜色，它像是黑的，仔细看又是墨绿

的。它被流水一年又一年洗刷浸润，

被经年的绿藓覆盖了一层又一层，改

变了容颜，但是，唯一没有改变的，它

好像永远厚实得让人无须有虞。桥

面有五六米宽，是大块大块的水泥浇

铸而成，粗糙得下雨天也不用担心打

滑。桥面两侧抬高了十来厘米，留出

了半米宽的人行道。从这个细节，你

便知道，这个憨厚的大桥其实也是心

思细腻的。栏杆就是生铁的，上下三

根，没有任何粉饰直通通地插在同样

是水泥铸成的半人高的柱子上。栏

杆有些部分已经锈蚀了，手摸上去会

蹭上一层褐红色的锈粉。似乎从没

有人去维护过它，刷上油漆，抵御岁

月的侵蚀。一切都因为它让人们那

样放心，放心到它从来就没有在人们

心目中留下位置。

大桥每天都是忙碌的：装着山区

特产的毛竹木料的大货车轰隆隆地

碾过，好像故意使着蛮力试探大桥的

耐劲；挤满了人的破中巴晃晃荡荡地

冲 过 去 ，令 人 惊 异 地 从 来 没 有 散 过

架；一路摁着铃铛急匆匆的自行车，

往往是这桥上最霸道的交通工具；被

驱赶得慌不择路的板车，拉车人像误

闯险境一样懊丧不已；只有背着书包

去上课的学生，牵在父母手中去幼儿

园的孩子在桥上无所顾忌，时不时停

下脚打闹一番……如果你愿意，在这

儿站上一天，就可以认识一半的小镇

人。

每年三月三是小镇最盛大的赶

集日，集市可以一直从街面铺陈到大

桥上。小商小贩们在人行道上支起

了棚架，挂上时髦而廉价的服装；在

地面摊开了铺位，摆开了各种各样的

家居用品。四面八方来的人流在这

里推搡停留，丝毫无视汽车气急败坏

的鸣叫声。大桥在那几天被淹没得

无影无踪。人们忘了大桥最初的职

责，把它抓来应急当差，就好像一个

熟稔、朴实、没有心眼的邻居，总是会

在别人的红白喜事上辛勤奔忙，主客

双方都不介意他本应该坐在宴席上。

站在桥上向远处望，四周都是让

人目力受窘的群山。一层又一层，一

圈绕一圈，有悠远的美。但惆怅的人

是经不起这种打击的。让我们还是把

目光收回吧，往近处看。近看，小镇就

经不起挑剔了，但它像含苞待放的少

女被人盯视一样，起了逆反心理：初时

是羞怯而手足无措，继而有些恼恨地

放肆起来，随你自私打量，心里咒骂

道：是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河水就在十米之下，河床的深浅

非常没有规律，浅的地方水色清澈，

深的地方一团墨黑。河岸的一侧已

经因为沙石的沉淀，河床长年暴露上

来，勤快的人在上面简单地树起了篱

笆，圈出了一小块菜地，一些家常菜

蔬勤奋地生长着。河流中央，一些大

的枯枝大概是因为水流下的暗石绊

脚，而扎下了根，一些恬不知耻的长

条类的垃圾就挂在上面无忧无虑地

浪荡终生。两岸，工厂、机关、楼房、

私舍就这么拥挤着、铺排着，有的地

方讲些章法，有的地方是随兴所至。

在生活的迫身需要面前，章法是不合

时 宜 的 诗 人 。 中 国 人 说 ：愤 怒 出 诗

人。但，能够在苦难琐碎的生活中愤

怒的人少而又少。大桥才是这样生

活的榜样：有些麻木的、却又是凭着

本能的坚定，日复一日地支撑下来。

好在，大桥也有它自己短暂的欢

乐时光，这欢乐时光是在夏季，河水

丰盈而干净的时候。它的东侧桥墩

下恰是水流最深的地方，少年们在这

里不分晨昏地戏水，他们的欢叫声搅

得大桥也心里酥痒。我相信大桥真

的是有一颗良善的心，否则，它不会

在那些偶尔路过或闻讯赶来的家长

和老师们抓狂地寻找少年时，会让他

们像鱼一样迅疾地藏身在黑黝黝的

桥身下，恼得大人们失去了师长的尊

严。有时候，也会有女孩子的尖叫声

传来，她们多半是因为走过岸边或者

到河边洗刷衣物时，被那些野孩子们

用 水 击 中 。 可 是 ，那 水 泼 上 了 她 的

脸，她连眼都睁不开，看不见是哪一

个对她这样多情而又记恨。因此，在

夏天，女孩子走在河岸边，是一种复

杂的骄傲心情，她们渴望有人戏弄她

们，同时又惧怕着。

大桥的日子也许是太沉闷了，有

时，它纵容着少年们玩他们的勇敢者

游戏。那些胆大的孩子光着黑溜溜

的上身飞快地蹿上台阶，跑上大桥，

爬过护栏，双手握杆，背桥而站，吸足

气，屏住呼吸，一松手，“腾”的一声跳

入 河 中 ，溅 起 一 片 巨 大 的 水 花 。 尽

管，会有少年因这游戏而丧命，但没

有人被可怕的结局吓住。一茬一茬

的少年，依旧会从大桥上跳下去，完

成他们青春的使命。

夏天，带给大桥的美好记忆远不

止这么多。还有，就是傍晚。河面通

透的清风吸引了人们在这里纳凉。桥

的对岸，有一所高中，里面尽是些情窦

初开的少年男女。夜愈深，他们愈留

恋大桥。三三两两的，有的坐在自行

车上，一只脚撑在桥栏杆上；有的干脆

两手空空坐在上面，用脚勾住栏杆平

衡身体。他们哈哈地大声说笑着，那

是些只有他们才认为有趣的话题。

夜风会把这声音传得很远，飘进

老师和家长的耳朵里，让他们摇头叹

气。在他们眼里，夜幕降临后的大桥

是危险的，而好孩子是绝不会在晚间

逗留在那里的。所以，他们在训诫弟

子和儿女一句最常用的话就是：没事

不要往桥上去，跟着那群小流氓学坏

了。

大桥不会说话，所以不会为自己

辩解，但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就这样

有伤风化了。这不能怪它，谁让它的

地理位置是那样特殊呢？那些荷尔

蒙分泌旺盛的男孩，如果心仪哪个女

孩，他们是不管不顾的。她可以从大

街上随便钻入一条小巷躲过去，也可

以在杂乱的民居里摆脱他，但是，她

不能不走过大桥啊。只要她走向大

桥，她就会看见一个身形疲惫但眼光

灼灼的人斜倚在大桥的栏杆上。她

不理他，但她也很难继续轻快地、骄

傲地、一无所知地走过几十米长但却

如此漫长的桥身。她那颗年轻的心

在 那 么 漫 长 的 时 间 中 随 时 会 变 化

的 。 也 许 ，她 会 在 快 下 桥 时 踅 回 身

来；也许，她会留恋地转头张望一下；

也许，她什么表情也没有，但内心却

是翻江倒海。反正，走过了这座桥，

女孩就不再是过去那个无忧无虑的

女孩。

波 德 莱 尔 在《给 一 位 过 路 的 女

子》中写道：

远远地走了！晚了！也许是永

诀！

我不知你何往，你不知我何去，

啊我可能爱上你，啊你该知悉！

怎么能不知悉呢？这一切都有

大桥作证，有大桥为所有小镇的少年

男女作证。它陪伴了他们的青春岁

月，但他们，却永远把它遗忘了。

我有点后悔，那个下午在山里，脚步随众匆匆，没有慢点再慢点。漫山

遍野的植物，全都没空细加招呼。青松翠柏、枫树木荷、梧桐榛子，或者、好

像，皆是有的？

人进到大山里，不和草树认个友亲，就如肆意闯入芳邻家，先失了几分

礼。

去翠微峰时，山樱花和山茶花早开过了，映山红则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梧桐？没注意开是没开。426 米海拔，对于一个 1700 米海拔的大峡谷，似

乎不值并论。我曾经在大峡谷里独行长跨 7年，对于那里的草木山石，我的

目光总是柔情依依，我叫得出那里上百种植物的大名。那里的烟霞云海世

间罕见。或许是这段经历，让对翠微峰一无所知的我，暗自思忖：“这样的

山，能有什么看头？”

很快我就会意识到，这份傲慢，实在难以自宥。

半个小时后，到达那座色如丹霞的著名险峰之下，高高抬首，一抹翠微

映入眼际。仰望其四面绝壁如削，耳听“易堂九子”的故事，想象其峰巅的

无限风光，顿然，我折腰于故事中的士人风骨和当下的山中翠色，心头羞惭

渐浓，一时神情讪讪。

唉，你若要去往一个未知之境，保持谦逊是多么重要。

翠微峰下，一条窄窄山径蜿蜒向前，径右临空谷。径左边，一道朱红木

制长廊，廊中竖碑十面，一面书“易堂九子简介”，九面书九子生平介绍。待

众人散去，我始细读碑文，一读再读十读，翠微峰的高度一长再长，长到平

庸的我无力丈量。

这是距今 377年前的事了。

明末清初，李自成起义、吴三桂叛国、清兵入关、清政府频频举战，战乱

洗礼着每一个时代中人。1646 年，宁都魏氏三兄弟等 9 位坚守民族气节的

反清文人，为情势所逼，攀上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翠微峰。他们携妻

带子，长居峰顶，“自城依岩，种植自给”。他们建堂筑舍，栽桃种李，植梅树

竹，开池凿塘养鱼种荷……他们“读书怀古，敷衽啸歌，扶义古处”，其风其

范如茹肝澡雪。他们以反清为宗旨，在翠微峰顶办学著书立说，一间“易堂

学馆”，目的在于培养反清复明的士子。另一方面，深居山林的他们除了坐

而论道，也关注世事，四方出游，广交朋友，积极传播和交流学术思想。据

载，魏禧五次游历江浙，“吴越人士皆为之而倾倒”。

在长达 50多年的时间里，不止于办学培养人才，九子还著书写诗，自成

“翠微学派”，与时下著名的桐城派并动全国。

魏禧有言：“任天下于一身，托一身于天下。”他又言，“能造就人才者，

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后世者，天不能绝。”寥寥数语，涵尽九子风骨，其

气概壮阔磊然，其情操坦荡高洁。

“山川以人发光”，翠微峰，依易堂九子而名动天下。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草鞋竹杖僧衣，慕名攀高造访易堂诸子，连连

叹赞：“在此蓬莱中，与门人、子弟，昼耕夜读，岂容易得哉！”又说，“易堂真

气，天下罕二矣！”

我呢，我真是惭愧于到来也晚，知闻也晚。然而，那份折腰敬怀和怦然心

动，却不折不扣地奉向九子，也奉向所有威武挺拔的铮铮中华儿女。

溯源历史，中华文化对文人士大夫历来有“贤才德礼”的节操要求，然而

烽火战乱性命堪忧之际，守德如玉并非易事。例如，安史之乱中，诗仙李白，

因误入反叛者永王幕中为宾，致“德”蒙瑕后诟辱而终。诗佛王维，因被俘而

陷禄贼之官，致“德”生疵而辞官彻隐。对比之下，易堂九子坚守不屈的胸襟，

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就尤其难能可贵，在文化史上有独到的价值和意

义。

读毕碑林，告辞之时，再次抬头望了望翠微峰，险！真险！峰体千仞，

四面皆绝壁，上是蓝天，下是深渊，唯东南方有一道经流水侵蚀、崩塌而成

的裂隙，可供一人攀缘而上。有多险？传魏禧妻子每次上下都要大哭一

场！而魏禧自己差点在此绝命于一次失足。尽管很向往峰顶的无限风光，

向往其上的易堂、勺庭、吾庐等馆舍遗迹，向往那缕缕吹过九子们的峰顶春

风，向往立于峰巅俯揽峰下烟霞草树的美丽，但是，这道垂直于地的天险之

路，到底是把我拦下了。

就这样辞过九子下山吧。他们在翠微峰上留下的精神高度，远比翠微

峰高，足以让后世绵延仰望。

车过一片油菜花田，想起魏礼。大哥魏祥、二哥魏禧离世后，诸子四

散，易堂绝了朗朗书声。魏礼带着妻儿继续在峰顶住了 15年。

他要抱守的，究竟是什么呢？

1694 年，66 岁的魏礼因病下山。这一年，宁都河东石陇村的春天很是

盛大，魏礼的儿子们把父亲护送到田野上，看垄垄油菜花开，看蜜蜂在花上

翻飞采蜜……这个老人真是浪漫刻骨啊！他赏花的目光和身影里，镌刻着

一位志士对美好的向往，以及对人世的万般眷恋。

一年后，魏礼辞世。

魏礼身后，黄灿灿的油菜花在宁都大地上绣出了几百个春天。魏礼看

花，是易堂九子可歌可泣故事中的动人绝笔，沧桑、柔媚、诗性十足。在中

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他们的故事历四百年而蜿蜒不息。

比四百米更高
□□ 安安 然然

南畿名邑数婺源南畿名邑数婺源
□□ 张卫国张卫国

大桥的美好时光
□□ 胡胡 蓉蓉

怡情
诗笺


